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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女旅客发觉受骗欲离开，几名男子立即上前围堵威胁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“背包党”组织架构图 

“背包党”成员受良心谴责向本报记者曝黑幕，称组织严密，成员近2000人，有人月入上万，干得长的身家百万

●老大要求我们每天要拉5个人上车，淡季要求会降低，每天3个。如果当天没完成，回到宿舍就会挨打。

●入行之前老大会扣下身份证和一个半月的工资。要是走了，工资没了不说，他们还可能找上门去，会害了家里人。

陈涛(化名)背着个鼓鼓的行李包，站在人潮涌动的广州火车站广场，像秃鹫一样寻找着自己的猎物。他的工作就是将刚从外地来到广州的人群骗上野鸡车，每骗到一人，他的腰包里就能装上50元。陈涛说，像他一样拉客行骗的有近2000人，“老大”给他们灌输的理论是：“找穷人下手，把他们榨干。”

半年来，陈涛一直活在矛盾中。一方面，每天骗人上车是他眼下赖以生存的手段；但同时他又时常受到良心的强烈谴责。

“背包党”们如何行骗？他们如何受人控制？他们的组织已经庞大到什么地步……一连串疑问在记者与陈涛的对话及记者的暗访中逐步揭开。

自述篇

自身先被骗　走上行骗路

来自湖南的陈涛，约40岁，在广州火车站一带拉客骗人有半年了，但在“背包党”的群体中他的资历并不算深。

陈涛说，每名“背包党”走上拉客行骗的道路，起初都是缘于自身遭遇骗局。

财物被骗沦为“背包党”

陈涛在老家是做面条生意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微薄的收入很难支撑其家庭的生活费用。出外打工的老乡介绍他到深圳一家私人面粉厂工作，在那里，每月的工资将有千余元。这个数目，已是他之前经济收入的两倍有余。2005年春节前，陈涛怀着满腔热情和希望来到广州，准备转乘汽车到深圳，不想刚走出广州火车站就被人骗了。

陈涛遇到的是一名背着行李包的“老乡”。“老乡”告诉他，由于近来疾病流行，到流花车站坐车要交90元打一支健康预防针，还不算车费，而当时他身上仅有100元，立时愁容满面。见陈涛为难，“老乡”又说自己知道有个地方搭车可以省下这些无谓的费用。就这样，他被骗上了一辆野鸡车。

上车前，车上的男子强行要陈涛交90元车费，他当即拒绝却遭来一顿暴打，身上仅有的100元也被强行抢去。时隔大半年，陈涛至今还记得当时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他是如何被“背包党”教唆走上这条路的：

“你现在到哪个地方去？”

“我身上没钱，哪里都去不了。”

“没钱总要找点事干，难道还想饿死在这里？”

“像我这样的，哪能那么容易找到事干啊？”

“你可以跟我们一样背包拉客，给老板赚钱，自己也有得花。”

……

　拉客之余良心受煎熬

　成了“背包党”的一员，陈涛每天跟着其他人一起背着行李包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“寻猎”。但由于没有经验，又觉得难以启齿骗人，拉客生涯的初期，他并不顺利。第一天，他一个人都没拉到，甚至没有开过口，就跟着一帮“兄弟”瞎转了一天；第二天，他还是没能开口；第三天，他因“演出”不够投入而失败……

“到了第四天，我才把一个湖南老乡给卖了”，陈涛说，“卖了”是拉客仔的行话，指的是将无辜群众骗上野鸡车。此后，陈涛日渐熟手，拉客的数量也与日俱增，最多的一天能拉上百多号人，收入不菲。

“我自己也曾被骗过，看着那么多外地人被我骗得一干二净，其实心里还是觉得很过意不去的。”拉客骗人尽管带来了暴利，但陈涛说，他同时也承受着心灵的煎熬。

老母被骗险丧命

陈涛之所以决定冒险将“背包党”的黑幕向媒体透露，起源于发生在他母亲身上的一件事。

今年暑假期间，在广东中山打工的陈涛姐姐怀了身孕，70岁的老母亲王老太从湖南老家赶来照顾。但初到广州的王老太一样没有逃出拉客仔的视线，在一番花言巧语之后，王老太上了一辆野鸡车。毫无意外，买了高价车票的老人并没能顺利到达目的地，她被抛在了天河东圃一带。

得知母亲失踪的消息后，陈涛心急如焚，他每天一完成上头规定的拉客任务就奔波于广州大街小巷。这种毫无头绪的找寻最终还是徒劳，一个星期后，母亲依旧无影无踪，“想到她身上没钱，不知流落到哪个地方，我好痛心。”陈涛说，他知道母亲肯定搭上了野鸡车并被半路抛下，从那时起，他开始极度痛恨“背包党”的行骗行为。

　后来，陈涛姐姐花了2000多元托人帮忙寻找，终于在东圃发现了王老太的行踪。半个月来，身无分文的老人以天为盖以地为庐，一直靠路边小士多的接济熬日子！重逢时，70岁的老人正用手去掏垃圾桶，并从里面翻出一片发黑的面包。

　母亲紧紧抱住他的双臂大哭，这给陈涛带来极大震撼，“当时就感觉这个事情太害人，不能做”。时至今日，陈涛一直没敢把自己背包拉客的行为告诉母亲，他以此为耻。

“背包党”们何以能长期在车站一带行骗？他们如何分工、如何行骗？他们的组织已经庞大到什么地步？近日，记者与陈涛进行了对话。

　“老大要我们找穷人下手”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：行骗时你们总要背着个包或者提着行李。

　陈涛(以下简称陈)：对，背着包才像从外地来刚下车的旅客，容易跟别人套近乎，别人也容易相信你。包里一般都装些塑料纸、报纸，有的装床被子。

记：你们一般在哪里活动？

　陈：主要是在广州火车站广场，那里人多，特别是凌晨4点半到6点是黄金时段，那时候从火车上下来的人都很累了，最容易上当。流花车站和省汽车站那边也有不少，火车东站少一点，但也有。

　记：你们怎么骗人的？一般都有哪些手段？

　陈：都是假装刚从外地来的，假装说“你们也是坐这趟车啊”，套出对方从哪里来，然后假装是老乡。骗人的手段多着呢，有说禽流感、非典重来需要打预防针，或者汽车站已经搬到别处，或者要办理健康证啊。

记：这些手段都不新啊，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上当。什么人容易受骗？

　陈：是啊，报纸电视上都说过好多回了，我们这边天天有人看的，但那些搭长途车来的人哪会看啊。我们找的大都是那些穿得不是太干净、气质上差一点的人，他们刚从农村出来，没见过世面。老大要我们找穷人下手，把他们榨干。现在想起来，这确实太黑了。

记：所以你说良心上受到谴责。

　陈：是啊，很矛盾。不骗人的话我没钱生活，骗了人又很不安。但我向来有个原则，从来不骗老太婆和小孩，其他人上当受骗还能到外面打工赚点钱，这两类人如果被骗光，就可能饿死。

　记：除了收高价票，被骗的人还有什么样的遭遇？

　陈：我们只负责把人骗上野鸡车。到了车站就由不得你不上车了，“马仔”们还会让你多交几十元，说是高速路费或者过桥费，不给就会被打。他们人多，很多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，也只好认了。但是，野鸡车不会把你带到目的地去，半路上就将你赶下来了，到深圳、东莞的一般都在东圃或黄埔下，去佛山的顶多到芳村。有些男的被骗光只能去偷和抢，有些女的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去发廊当小姐，干这行真是害人不浅。

“有的一个月能拿一万多”

记：像你们这样背包拉客，是怎样计算薪酬的？

　陈：车费是按照地点远近来收取的，比正规车站贵上好几倍，像东莞深圳珠海这些地方都是近百元，远一点的还要多。每拉到一个人上车，我们可以拿到50元，拉得多赚得多，运气好的时候一次就能赚上好几百。

　记：那一个月下来多的能赚多少呢？

　陈：平均下来一天能赚上二三百元吧。我在这里干的时间不长，资历不算深，半年时间捞了几万块。那些拉得多的，一个月能拿一万多块，比出来打工的实在多得太多。我认识干这行最长的一个是15年，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身家。

　记：你们一天需要在火车站一带守多长时间呢？

　陈：从早上3点到晚上8点都有人在那里骗，但时间不一定，只要你完成了任务，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

　记：还有任务？

　陈：对，不光有任务，还分淡季和旺季。春节前和暑期都是旺季，这段时间老大要求我们每天要拉5个人上车，淡季要求会降低，每天3个。如果当天没完成，回到宿舍就会挨打，轻一点是踢你几脚扇几个耳光，重一点可能把你打得下不了床。

　记：难道就没有人想抽身不干了？

　陈：干的时间长，钱赚得多，有些人也就不舍得离开了，但想不干的人也不少。每个人走上这条路，起初都是因为被骗光，没办法生活了。做这个也很累，没有假期，连请假回趟老家都很困难。其实，骗人害人大家心里都不好受，但入行之前老大会扣下你的身份证和一个半月的工资。你要是走了，工资没了不说，他们还可能找上门去，他们势力大得很，万一被找到了，会害了家里人。如果有人报警或逃跑，被发现的话，重打是免不了的，还有可能死无全尸。一进了这门，就像是个无底洞。　[1]　[2]　[下一页]

相关专题：广州火车站黑恶势力严重 http://news.sina.com.cn/s/2005-09-08/10397712883.shtml


“人数已经接近2000人”

记：刚才一直听你提到老大，老大是什么人？

　陈：老大叫做李某华，好像是湖南人，入行半年我都没见过。他的下面还有4个带头的，我只知道其中有两个叫做刘老四和郑老五，这些人都有专门的打手保护。除了打手外，“大哥”们下面还有马仔，最底层才是我们这些拉客的，差不多10多个马仔管百多名“背包党”。如果谁想逃跑或者叛变，马仔们就会收拾谁。这其实是一个组织，就像黑社会。

　记：马仔怎么管你们，和你们住在一块吗？

　陈：是。我们的住处主要集中在新市、沙涌和王圣堂等地方，每个地方都住了好几百号人，主要来自湖南、河南和四川3个地方，因为从这3处地方来广东打工的人特别多。

　记：你所知道的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大？

　陈：组织肯定是不断壮大的，就好像滚雪球一样，因为入行容易，想退出却基本不可能。春节前我来的时候可能有千多人吧，到现在半年多时间，人数已经接近2000。这里面有老有小，最小的才十三四岁，最大的已经五六十岁。而且，组织还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，光是用来搭客的车辆就有十几辆，多是深圳牌和湖南牌，主要聚集在北站那边，很隐秘的。

　记：这么说来老大的能耐倒不小。

　陈：是啊，听说有个马仔被抓判了10年刑，老大用10万元就把他保出来了。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检查行动，老大会让人提前给我们打招呼，那几天就可以放假了。

　记：半年来你有没有被警察抓过？

　陈：有，次数还不算少，不过干这行其实危险性不大，有老大罩着什么都好办。就算拉客时给抓了，最多也是关12个小时就放出来了。

　记：你把内幕曝光出来，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端掉这个组织？

　陈：是。现在的我每天活在痛苦中，每天必须去骗人，要不就得挨打。可是，骗过人后又觉得自己真不是人，只有把这个组织端掉，我们才能解脱。“背包党”虽然长时间有人在抓，但那根本没用，过后不久又放出来了，擒贼先擒王，只有把老大抓了，这伙人才会散掉。

　记：如果这个组织一下子没法端掉，你怎么办？

　陈：……(沉默了一阵)也只能继续每天去行骗，每天痛苦。我实在是没办法，如果我这么走了，身份证和钱拿不到不说，肯定会被打残废的。他们一旦知道是我向媒体告的密，我会死无葬身之地……

　采访的最后，陈涛一直叮嘱记者不要公开他的照片。

暗访篇

月前被曝光　经营仍火爆

“背包党”拉客行骗到了何种地步？旅客钱财被骗之余还会有什么危险？前日凌晨，本报记者与广东电视台、南方电视台记者假扮旅客，一起奔赴广州火车站暗访，发现陈涛所说的组织分工明确，并有多名打手以暴力手段逼迫受骗群众就范，否则便以拳脚加身。

行骗借口多样　警车也成道具

前日凌晨4时30分许，买了站台票的记者一行提着大包小箱，随着人群风尘仆仆走出广州火车站。此时，广场上警灯闪烁，值勤民警在人群中来回穿梭，广播也一次次提醒旅客到流花车站或省汽车站转乘其他车辆，一切看上去很平静。

记者一行走到通往省汽车站的人行天桥边，一名同样背着行李包的中年妇女出现了。她自称来自四川，问清记者的目的地是东莞后，立即表示与记者同路，可一道前往车站。几乎同时，电视台记者也被一名四川男子盯上，一行人一齐往省汽车站的方向走。中年妇女行骗的理由是“广州有流脑，要打预防针”，四川男子的借口竟是“四川资阳的病猪运到广州来了，旅客都要办理健康证，要交150元”。

省汽车站侧门前停着的一辆警车，也成为“背包党”利用的工具。还未靠近，中年妇女就“神色慌张”地轻呼起来：“快跑，警察来抓人去办健康证了。”在此等候的其余几名“背包党”立即响应，跟着小跑起来，配合得非常默契，他们一路怂恿记者，表示知道有个正规车站搭车不用多交办证费和打针费。

暴力威胁乘客　入厕全程相陪

记者一行跟着“背包党”们来到所谓的“正规车站”，发现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售票点，隐藏在站西服装城附近一条死胡同的一间破房子里，除了收钱售票的3名男子外，屋里屋外还站着几个面呈凶像的大汉。胡同口，十余名壮汉分散在两边抽着烟，俨然打手。

“背包党”们的“表演”此时并没结束，进入售票点，他们抢先掏钱买了车票。票价高得离奇，东莞的车票卖到80元一张，买了票的旅客都被带到房子对面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候车休息。记者假装犹豫了一会，声称太贵想走，售票男子便大吼起来：“里面已包含了办健康证的费用，要就赶快交！”此时，其余几名男子慢慢围上来，无形中堵住了记者的退路。无奈之下，记者只能掏钱买票。车票明显不正规，上面没有票价，甚至连目的地东莞都是售票男子手写上去的。

候车期间，记者试图以上洗手间的名义与外界取得联系，奈何入厕全程均有专人“陪同”。

乘客拒绝上车　即受拳脚加身

等车时间不算长。15分钟后，有人喊了一声“车来了”，“仓库”里数十名旅客就被吆喝着往车上赶。记者看到，前来搭载乘客的只是3辆广州车牌的面包车，就停在胡同口往里一点。此时，守在胡同口的壮汉们纷纷往里走，车门刚一打开，旅客们就按照各自目的地，纷纷被强行推上车，每辆面包车里都至少挤了十多名带着行李的旅客。　有人刚嘀咕了一声“怎么不是大巴”，就被其中一名壮汉狠狠踢了屁股一脚，“不要废话，赶紧上车”。

一名电视台的记者买了车票，眼见探清非法售票点所在之后，就慢慢朝胡同外退去，不料却被胡同口的几名壮汉推了回去。“你他妈不上车还想走”，随着恶狠狠的吆喝声，记者看到，该记者被踢了好几脚，只能一路往里退。到了破房子前，屋中又有人冲出来，拳头猛砸在该记者身上。

因为面包车不敢停留太久，该记者最终没有上车。他事后说，当时身上吃了拳脚痛得不行，那帮男子还要接着围打他。但其中一名售票男子可能察觉到对方来路不对，赶忙出来制止壮汉们的野蛮行为，骂了几句后还给他退了票。其后，该记者一直走到环市西路路口，身后都有人紧紧跟随。

　原想去竹料镇　不料被抛天河

面包车并没有走大路，而是沿着小巷子七弯八转后，最终来到位于北站南路的野鸡车站点，地点正好在高速路桥下，十分隐蔽。这个野鸡车站点，记者数月前曾通过暗访曝光过，但目前依旧火爆经营。清晨时分，这里至少已聚集了数百名被骗旅客，大批壮汉站在一边虎视眈眈。此时，几辆外地牌照的大巴已等候在此。

刚下面包车，记者又很快被赶上一辆车牌号为湘M-22808的大巴，45个座位的大巴至少挤了六七十人，几乎连过道都是密不透风。车辆开动后，窗帘便统统被拉下，车外难见车中光景。

这辆野鸡车的第一个站点是永福路永福汽配城对面的路边。车辆从内环路下来后，8名乘客便被赶下车，记者趁机跟随采访，发现8人均来自湖南，都被收取了90元车票，但目的地各不相同，其中有天河客运站、东圃，甚至有方向完全相反的白云区竹料镇。

发现上当受骗，8人十分生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 [上一页]　[1]　[2]http://news.sina.com.cn/s/2005-09-08/10397712883.shtml


“人数已经接近2000人”

记：刚才一直听你提到老大，老大是什么人？

　陈：老大叫做李某华，好像是湖南人，入行半年我都没见过。他的下面还有4个带头的，我只知道其中有两个叫做刘老四和郑老五，这些人都有专门的打手保护。除了打手外，“大哥”们下面还有马仔，最底层才是我们这些拉客的，差不多10多个马仔管百多名“背包党”。如果谁想逃跑或者叛变，马仔们就会收拾谁。这其实是一个组织，就像黑社会。

　记：马仔怎么管你们，和你们住在一块吗？

　陈：是。我们的住处主要集中在新市、沙涌和王圣堂等地方，每个地方都住了好几百号人，主要来自湖南、河南和四川3个地方，因为从这3处地方来广东打工的人特别多。

　记：你所知道的这个组织到底有多大？

　陈：组织肯定是不断壮大的，就好像滚雪球一样，因为入行容易，想退出却基本不可能。春节前我来的时候可能有千多人吧，到现在半年多时间，人数已经接近2000。这里面有老有小，最小的才十三四岁，最大的已经五六十岁。而且，组织还有强大的资金做后盾，光是用来搭客的车辆就有十几辆，多是深圳牌和湖南牌，主要聚集在北站那边，很隐秘的。

　记：这么说来老大的能耐倒不小。

　陈：是啊，听说有个马仔被抓判了10年刑，老大用10万元就把他保出来了。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检查行动，老大会让人提前给我们打招呼，那几天就可以放假了。

　记：半年来你有没有被警察抓过？

　陈：有，次数还不算少，不过干这行其实危险性不大，有老大罩着什么都好办。就算拉客时给抓了，最多也是关12个小时就放出来了。

　记：你把内幕曝光出来，是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端掉这个组织？

　陈：是。现在的我每天活在痛苦中，每天必须去骗人，要不就得挨打。可是，骗过人后又觉得自己真不是人，只有把这个组织端掉，我们才能解脱。“背包党”虽然长时间有人在抓，但那根本没用，过后不久又放出来了，擒贼先擒王，只有把老大抓了，这伙人才会散掉。

　记：如果这个组织一下子没法端掉，你怎么办？

　陈：……(沉默了一阵)也只能继续每天去行骗，每天痛苦。我实在是没办法，如果我这么走了，身份证和钱拿不到不说，肯定会被打残废的。他们一旦知道是我向媒体告的密，我会死无葬身之地……

　采访的最后，陈涛一直叮嘱记者不要公开他的照片。

暗访篇

月前被曝光　经营仍火爆

“背包党”拉客行骗到了何种地步？旅客钱财被骗之余还会有什么危险？前日凌晨，本报记者与广东电视台、南方电视台记者假扮旅客，一起奔赴广州火车站暗访，发现陈涛所说的组织分工明确，并有多名打手以暴力手段逼迫受骗群众就范，否则便以拳脚加身。

行骗借口多样　警车也成道具

前日凌晨4时30分许，买了站台票的记者一行提着大包小箱，随着人群风尘仆仆走出广州火车站。此时，广场上警灯闪烁，值勤民警在人群中来回穿梭，广播也一次次提醒旅客到流花车站或省汽车站转乘其他车辆，一切看上去很平静。

记者一行走到通往省汽车站的人行天桥边，一名同样背着行李包的中年妇女出现了。她自称来自四川，问清记者的目的地是东莞后，立即表示与记者同路，可一道前往车站。几乎同时，电视台记者也被一名四川男子盯上，一行人一齐往省汽车站的方向走。中年妇女行骗的理由是“广州有流脑，要打预防针”，四川男子的借口竟是“四川资阳的病猪运到广州来了，旅客都要办理健康证，要交150元”。

省汽车站侧门前停着的一辆警车，也成为“背包党”利用的工具。还未靠近，中年妇女就“神色慌张”地轻呼起来：“快跑，警察来抓人去办健康证了。”在此等候的其余几名“背包党”立即响应，跟着小跑起来，配合得非常默契，他们一路怂恿记者，表示知道有个正规车站搭车不用多交办证费和打针费。

暴力威胁乘客　入厕全程相陪

记者一行跟着“背包党”们来到所谓的“正规车站”，发现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售票点，隐藏在站西服装城附近一条死胡同的一间破房子里，除了收钱售票的3名男子外，屋里屋外还站着几个面呈凶像的大汉。胡同口，十余名壮汉分散在两边抽着烟，俨然打手。

“背包党”们的“表演”此时并没结束，进入售票点，他们抢先掏钱买了车票。票价高得离奇，东莞的车票卖到80元一张，买了票的旅客都被带到房子对面一个类似仓库的地方候车休息。记者假装犹豫了一会，声称太贵想走，售票男子便大吼起来：“里面已包含了办健康证的费用，要就赶快交！”此时，其余几名男子慢慢围上来，无形中堵住了记者的退路。无奈之下，记者只能掏钱买票。车票明显不正规，上面没有票价，甚至连目的地东莞都是售票男子手写上去的。

候车期间，记者试图以上洗手间的名义与外界取得联系，奈何入厕全程均有专人“陪同”。

乘客拒绝上车　即受拳脚加身

等车时间不算长。15分钟后，有人喊了一声“车来了”，“仓库”里数十名旅客就被吆喝着往车上赶。记者看到，前来搭载乘客的只是3辆广州车牌的面包车，就停在胡同口往里一点。此时，守在胡同口的壮汉们纷纷往里走，车门刚一打开，旅客们就按照各自目的地，纷纷被强行推上车，每辆面包车里都至少挤了十多名带着行李的旅客。　有人刚嘀咕了一声“怎么不是大巴”，就被其中一名壮汉狠狠踢了屁股一脚，“不要废话，赶紧上车”。

一名电视台的记者买了车票，眼见探清非法售票点所在之后，就慢慢朝胡同外退去，不料却被胡同口的几名壮汉推了回去。“你他妈不上车还想走”，随着恶狠狠的吆喝声，记者看到，该记者被踢了好几脚，只能一路往里退。到了破房子前，屋中又有人冲出来，拳头猛砸在该记者身上。

因为面包车不敢停留太久，该记者最终没有上车。他事后说，当时身上吃了拳脚痛得不行，那帮男子还要接着围打他。但其中一名售票男子可能察觉到对方来路不对，赶忙出来制止壮汉们的野蛮行为，骂了几句后还给他退了票。其后，该记者一直走到环市西路路口，身后都有人紧紧跟随。

　原想去竹料镇　不料被抛天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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